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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藝術總監 平珩 舞出柔性管理身段 任兩廳院孕藝文精神

專訪

【記者謝佩穎專訪】閉上雙眼，腳尖輕跳，細胞在皮膚上呼吸，跟著韻律找到自己的

心跳，最後張開雙眼，在舞臺上看到遠方的光、汗水，以及觀眾的掌聲，「其實每個

人都有舞蹈細胞，但卻在成長的過程中被限制住了。」像是一條弧線延伸的姿態，她

娓娓道出舞蹈的真諦。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是她的前輩、名舞者羅曼菲是她的好室

友，而她自己則形容自己是個「愛跳舞的人」，用圓舞曲般的輕快腳步在「舞者」與

「藝術總監」間來回跳躍，就像她的名字-平珩，在「藝術」和「推廣藝術」間取得

優雅平衡。 

平珩曾是國家文藝獎舞蹈類最年輕的得獎者；在臺灣尚未有「藝術行政」概念的年代

，憑著對藝術的熱愛成立「皇冠舞蹈工作室」等；發起「皇冠藝術節 」，提供創作

空間，為臺灣實驗劇場的重要里程碑；致力於原住民舞蹈推廣與研究，帶領北藝大舞

蹈學院學生演出《宜灣阿美族豐年祭》；現在的她是兩廳院藝術總監，「我喜歡跳舞

，但身為藝術家常要挖心剖肺，得把自己『丟出去』，我沒有這種勇氣，所以我決定

要服務他們，讓更多人看見藝術。」平珩笑得謙虛，自認自己是舞臺上的「老二」

，跳不到第一，便毅然轉身，在幕後成為臺灣表演藝術推手。 

「其實念英文系運氣很好！」6歲開始學舞，在聯考年代跟著體制考進英文系。沒有

進入舞蹈教育體系，平珩卻在淡江獲得更自由的想像，「想做的事很多，開放風氣讓

我覺得人生有不同風貌。」她笑說，「我們唱自己的歌，也喜歡去草地、沙崙海岸、

走路上學。」她更感謝英文系教授黃美序的文學訓練，帶他們讀劇本、看莎士比亞

，讓平珩對英國文化歷史有深厚了解，「美國現代舞編舞家瑪莎‧葛萊姆的舞都是用

希臘悲劇作為背景，如果沒有文學基底，無法深入舞碼背後的精髓。」 

出國念舞蹈原不在她的人生計畫中，受舞團朋友影響，平珩決定赴美攻讀紐約大學舞

蹈系。「紐約有重要的大型表演，也有小型的實驗性演出，就連在有限的燈光下都能

製造效果很好的表演。」這些視野開拓了平珩對藝術的想像，更成為1984年回國後

，成立小劇場的雛型。但紐約學舞也成為平珩人生的重大轉折。「起初是想跳舞的

，一年後卻發現自己不適合。」她形容，跳舞要高度自律，演出更需要不斷跨越自我

限制；平珩笑說，舞蹈的世界太大，在紐約學會的不只是跳舞，她驚豔如舞蹈評論、

舞譜學、動作分析等課程，平珩漸漸開始用不同的角度認識舞蹈，更跨入創作的另一

面，永遠與舞蹈為伍。 

「我從舞蹈裡獲得很多，更希望透過我們的工作讓觀眾也可以看見舞蹈的美好。」回



國後，善用父親皇冠文化集團社長平鑫濤的辦公大樓，成立小劇場。和好友羅曼菲聯

手把紐約藝術家以客席方式帶回臺灣，「請人家來就要安排住宿、處理行政事務，當

時哪有什麼藝術行政，一切都是做中學。」在臺灣藝文環境剛萌芽的時代，平珩暗自

摸索，用每一場實驗性的邀演，「實驗性」地勾勒出藝術行政架構，「你要面對的不

只是藝術家的作品、表演團體，更是舞者經營、舞碼經營，甚至觀眾經營。」她回憶

30年前臺灣沒有小劇場經驗，耕耘多年後觀眾開始了解藝術不只在大劇院廳，也不只

一種面貌，「過程雖然漫長，卻有很好的進展。」 

第三屆國家文藝獎曾以「改善民間藝術團體生存發展之空間，具有積極貢獻」為由

，頒發舞蹈類獎項，從藝術狂熱者到藝術行政工作的先行者，2004年接任兩廳院改組

為行政法人之後的第二任藝術總監，後因任期卸下職務。睽違6年受到兩廳院董事長

朱宗慶提名再度回鍋，平珩用一貫謙讓的笑聲說，「我只是多了一點經驗。」兩廳院

現正待立法院通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平珩被賦予這過渡期「無縫接軌

」的任務。面對朱宗慶欲落實「藝術總監」，平珩引進國外經驗，希望確立劇場特色

、品牌，發揮藝術總監的專業。與6年前相較，平珩認為，藝術總監與董事會的權責

已逐漸確立，行政運作上也更加完善，如今要衝刺的便是發展兩廳院特色，當前引進

歌劇魅影、德國萊茵歌劇歌劇院的經典代表作「玫瑰騎士」等，「有些表演不是有錢

就請的到，端看你的設備、場地、接待規格，甚至觀眾素質。」平珩企圖讓國際看見

兩廳院的實力，也確實在兩廳院20週年時完成「將世界上最棒的團帶來臺灣」的不可

能任務。如今，臺灣藝文素養積累，「現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國際共同製作』。」跨

國共同開發節目、雙方合作，「因為背景、訓練不同，工作模式也截然不同，1加1不

只大於2，就連製作準備過程也是無限擴大。」平珩形容，跨國製作花費的時間、金

錢龐大，「換來的是單方面製作無法想像的火花、更大的突破。」再一次，平珩用她

的遠見期盼為臺灣藝文推進一步。 

臺灣人在藝術界發光一直是國際有目共睹，平珩說，「其實國外非常喜歡臺灣舞者。

」因為臺灣的教育訓練融合東西方舞蹈，「我們學芭蕾、現代舞，但也要學東方的民

俗舞蹈。」舞蹈系學生同時得要學原住民舞蹈、太極導引、京劇的武功及身段，「真

正難得的是，我們的舞者學會西方舞蹈的大肢體延展性，以及東方的內化眼神、臉部

及手部細微表現。」但她也說，我們欠缺一種膽識，坦言臺灣學生「太乖」，於是平

珩更加肯定跨國製作的力量，「因為這是個機會，讓臺灣舞者看看國外編舞者如何丟

題目，如何放膽發想。」 

「我不是天才型的人。」平珩說，自己往往訓練很多，表演卻只能發揮8成，「但這

就是舞蹈教會我的事：重視過程。」500小時的排練，為了20分鐘的演出，過程就像

雕琢寶石般格外費工，「這影響我在行政事務上，不斷檢視前人做了什麼，我怎麼做



能更好。」舞蹈很柔軟，但管理要更柔軟，平珩帶領的兩廳院不只舞臺上有韻律，「

帶人」也有溝通的頻率，她說，「舞蹈需要默契，在無法說話的舞臺上，舞者靠節奏

形成共識，這影響了我處理『人』的一切工作。」她幽默地說，「SOP很重要，但

SOP外的人更重要，尤其是藝術家，就是難搞才稱為藝術家！」 

引進一流團隊，讓臺灣見識大團風範，也企圖培養國際團體定期演出，讓臺灣觀眾不

只看熱鬧，更看見世界藝文表演的成長。平珩稱自己不斷在「牽線」，「把線牽好就

很開心。」她說，與其抱怨藝文環境，不如從自己做起，讓更多人接觸藝術，「看現

場演出，就會被一個笑點同時有千人陪你一起笑而感動。」從小劇場到兩廳院，平珩

持續用她柔美舞姿般的管理長才，一步步推動臺灣藝文的感動。


